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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反抗”，在词源学和普鲁斯特的意义上来讲，指的是意义和冲动相互回溯，从而揭示记忆、让
主体的生命重新开始。
在怀疑批判精神失去了道德审美精神的今天，本书作者在努力以自身立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信仰
危机提供解决之道。
“对谁进行反抗”和“谁能进行反抗”两个问题成为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作者试图说明的是，个人如何在重新言说和寻找自我中把握回归的能力，所谓“回归”，不止是记忆
，更多的是质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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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丽娅&#8226;克里斯特娃（1941— ），中译名又作克里斯蒂娃。
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著名文本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小说家。
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常任客座教授。
克里斯特娃和罗兰&#8226;巴特同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创立者，主要学术著作有《符号学：符义分
析研究》（1969）、《长篇小说的文本》（1970）、《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自己的外
人》（1988年）、《心灵的新疾患》（1993年），《感性的时间》、《汉娜&#8226;阿伦特》（1999）
、《梅勒妮&#8226;克莱因》（2000）等。
此外，和阿尔贝&#8226;加缪一样，克里斯特娃将小说和广义上的艺术创作看作是当代反抗的一种有效
形式，并在此意义上创作了《武士们》（1990）、《老人与狼》（1991）、《占有物》（1996）等多
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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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反抗的精神　何谓今日之反抗？
　　反抗与“向后回归”的异同　　作为反抗的精神分析学　　重新找到否定的意义　　反抗的悖论
性逻辑二、自由的体验　精神分析学与自由　　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简要回顾　　精神分析学是不是
一种能体谅人的道德主义？
　　为什么精神分析学是一种无神论？
　　作为重新开始的自由：玛丽—萝丝的案例　对另一种语言的爱　　另一种语言，或对感性事物的
表达　　哪一种语言？
　　法兰西，我的痛　　作为翻译者的普鲁斯特　　无意识的草稿或被搅乱的无意识：文学体验　　
作家是一个外国人吗？
　亲欧洲与敌视欧洲　　接纳他人的态度　　我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种激烈论战所涉
及的两种文明模式　　乌托邦的未来，政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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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反抗的精神　　何谓今日之反抗？
　　至少两个世纪以来，“反抗”　一词在最初复杂而丰富的含义之外具有某种政治意味。
如今我们把反抗理解为对既存规范、价值观和权力形式的一种质疑。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当内心生命试图忠实于自身的深层逻辑时，这种否定性便成为其特征，而“政治
反抗”则是否定性的世俗表达方式。
反抗是我们的神秘信仰，与尊严同义。
　　不过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新秩序”并不利于这种反抗（关于新秩序在民主方面的好处
无须再加赞扬，虽然它面临着风险，尤其在东方遭遇困境）：如果权力已经腐败，价值观出现了真空
，那么对谁进行反抗？
更严重的是，如果人已经被逐渐缩减为器官的聚合体，如果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而是一个不
仅在金钱上而且在基因或生理上被赠与了某种“遗产”的“继承者”，只有用遥控器转换电视频道的
自由，那么还有谁能进行反抗？
我对现实的这幅图景加以简化并突出其严峻性质，为的是把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事情变得更为明显：如
今，不仅政治反抗陷入了彼此差异越来越难辨别的各政党间的妥协中，而且欧洲文化的一个基本成分
——一种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正在失去其道德和审美的意义。
即使这种文化仍然存在，即使它没有被娱乐文化、“业绩文化”、“作秀文化”（show这个英语词汇
用在这里正合适）完全淹没和变为不可能，那也仅仅是作为装饰品被作秀社会所容忍，处于边缘化的
状态。
　　冒着进一步被视作杞人忧天、把现状说得一团糟并以此为乐的风险，我想回顾一下我在小说《占
有物》（Possessions）中涉及的几个方面。
这部小说以破案情节为背景，地点是作为地球村象征的一个叫做桑塔．芭芭拉的虚构城市。
有人发现了一具被斩首的女尸，死者名叫格洛莉亚·哈里森，以翻译为业，有一个任性的孩子。
读者将会注意到，在最终的斩首发生前，其实有好几个凶手参与了这起杀人事件。
在这幅表现女性和母亲所遭受的痛苦、集中体现了女性困难处境的画面中，我掺入了很多自身的体验
：那个被斩首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自己。
此外，我也是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帮助案件负责人诺思洛普·里克西警官进行调查的巴黎女记者
斯特凡妮·德拉古。
这么说也就意味着，在桑塔·芭芭拉这座有黑手党活动的虚拟城市里，对案件展开调查仍然还是可能
的。
“你能够知道真相”，侦探小说大致上都会对读者这么说。
在这种深受大众喜爱的小说体裁里，追问的可能性一直都保持着生命力。
当一个人不再读书以后，却仍然会看侦探小说，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不就是因为作为判断能力起点的疑问，乃是帮助我们抗拒“恶之平庸”（汉娜·阿伦特语）的唯一防
御物吗？
我把自己的小说《占有物》以及许多类似的小说视为反抗的一种低级形式。
别的形式要高级一些，但是就一定会更有效吗？
　　此外，针对把人变为机器、以作秀为特征、败坏了反抗文化的社会，女性世界的经验使我得以提
出另外一种选择，说来很简单，那就是回归感性的内心世界。
因为某些人尽管受到感觉和激情的控制，今天却仍然还能够向自己提出问题。
我坚信，在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提出了那么多具有一定希望的方案和口号之后，女性走到道德和
社会前台的结果，将是对感性经验进行重新评价，以此作为没完没了的技术性空论的解毒剂。
考虑到人类的生存问题——如何在确保我们子女最佳生活条件的同时保护我们自身的自由？
——女性对自己巨大责任的履行应该与恢复感性的价值同步进行。
对于这种探索及其最大限度的交流而言，小说是个特别有益的领域。
与图像文化的诱惑力、速度、冲击力以及肤浅性质相比而言，词语文化、小说叙述以及它为沉思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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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在我看来乃是进行最低限度反抗的一种变体形式。
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们敢肯定我们还没有走到一种无法向后回归的地步吗？
从这种不归点出发，我们必须再次转向最低限度的事物，转向最低限度的反抗（re-volte），从而保护
精神的生命乃至人类的生命。
　　因此，兼具“回归一翻转一转移一转变”意义的“反抗”，构成了我想要恢复其价值的某种文化
的深层逻辑，在我看来，这种文化的锐利性质今天正面临重大威胁。
不过在展开论述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上述反抗的意义上来，我认为它非常深刻地说明了我们的文
化中最富于生命力、最有希望的那些方面。
　　反抗与“向后回归”的异同　　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尤其明显的是在基督教神学中，人被
要求“向后回归”，你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保存着这种回归说的痕迹或者仍在加以实践。
圣·奥古斯丁所谓的“重新言说”，就尤其指向这个目的。
该学说的基础，是人与先在的造物主之间的回溯性关系。
对自身的存在发出追问、对自我进行寻找的可能性，就来自这种“回归”的能力：它既是回忆，同时
也是质疑和思考。
然而，技术的发展使人更多了解到的是各种稳定的价值观，却不利于回归和寻找之类的思想（例如重
新言说与寻找自我）。
此外，基督教的非神圣化，甚至它本身固有的倾向，都在促进稳定、促进处于自身不变性中的人与世
界媾和。
这使得本来体现了基督教末世论特征的回溯性追问这种与世界和自我的“战斗”不再受到尊敬，即使
尚未变为不可能。
　　于是，对价值标准的质疑转变成了虚无主义：这里所说的“虚无主义”指摒弃了旧的价值标准，
转而崇拜新的价值标准却不对其提出疑问。
为了彻底摒弃旧事物，两个世纪以来被视作“反抗”或“革命”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放弃了回溯
性追问，以便新的教条取而代之，在政治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
　　如今当人们提到“反抗”、当媒体使用“反抗”一词时，通常的意思恰好是以虚无主义的态度中
止回溯性追问，以便用所谓的新价值标准取而代之，而新价值标准恰恰因为是价值标准，所以忘记了
对自身进行追问，并因此从根本上背叛了反抗的本义，即我尝试让你们理解的意义。
虚无主义者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反抗者，对于该意义更为详尽的阐述，你们可以在我已经出版
的《反抗的意义与非意义》和《内心的反抗》两本书中读到，在此我无法逐一提及。
因为是伪反抗者，所以虚无主义者在新价值标准的稳定性中已经安之若素，而这种虚幻的稳定性其实
是致命的、极权的：极权主义乃是中止反抗、使其背叛自身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不再进行回溯、不
再进行思考。
这一点无论我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对此汉娜·阿伦特曾作过精辟的反思。
　　所以我要寻找使反抗行动得以延续和更新的那些经验。
尽管要付出犯错误和遭遇困境的代价，反抗行动毕竟冒着一种无限“再一创造”的风险开启了精神生
命。
它之所以重要在于我们无法再抱幻想：要得到幸福或者无论哪种宁静的生活，仅靠不断复苏被技术窒
息的反抗是不够的。
反抗把言说的人暴露于难以忍受的冲突性面前．但这种冲突性却能够让人表达出必然会有的快乐和病
态的绝望心情，当今的时代恰好窃取了这一令人生畏的特权。
与这样的反抗相反，虚无主义者则陶醉于对“旧事物”的彻底摒弃，或者陶醉于“新事物”不可逆转
的确凿性之中。
　　现在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反抗，自我封闭于“旧的价值标准”里，甚至自我封闭于不反
思自身、不对自己提出追问的“新价值标准”里；要么与此相反，不断地进行回溯，直至回溯到可再
现之物、可思考之物、可忍受之物的极限。
直至可以“占有”它们。
这里所说的极限，已经被本世纪文化的某些进展所明确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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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现代人的反抗，并不完全是去恢复那种奠定了基督徒内心精神的与上帝之间
的回溯性联系。
基督徒的求索在回溯到终极存在之后便告结束，随后他便可以重新得到安宁。
而现代人在踏上回溯性追问的道路时。
却将这种追问引向了一种再也难以平息的冲突性。
历史上，这种冲突性尽管曾以类似于艺术和神秘主义的方式出现，但从未达到过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
看到的这种强烈程度和普遍程度。
　　正如“过程”的概念将现代史与建立在伟大人物命运和天才之上的古代史区分开来一样，“自我
构造”的概念确定了当代史的特点，就本世纪而言，当代史就是由一次次的危机构成的。
同样。
我确信“反抗者”的概念使现代人既区别于在上帝面前重获安宁的基督徒，也区别于与基督徒正好相
反的烦躁的虚无主义者。
　　作为反抗的精神分析学　　这里所说的反抗既有弗洛伊德的意味（他促使我们重新关注魔鬼般的
无意识），也有某些当代作家的意味（他们是心理极限状态的探索者）。
这种反抗在什么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基督徒特有的与上帝的回溯性联系、有别于对存在的“尚未达到”
或“已经超过”的探寻？
让我们大胆提出第一种回答：区别主要在于，现代性的反抗虽然始终存在着向统一性、存在和法律权
威接近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却前所未有地伴随着不断瓦解和分散的离心力。
　　不仅如此，以上冲突性还产生出一种快感．一种不仅仅是被消费社会或作秀社会惯坏之人的自恋
或自私的任性情感。
对于维持心理生命、对于体现了人之特征的表现能力和追问能力而言，这种快感都是必不可少的，而
弗洛伊德的根本贡献正在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乃是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它为始终依赖于他者（I’Autre
）和他人的心理现象开辟了一个得天独厚的领域，只要这种心理还有反抗的能力，生命便会在这里找
到自身的意义。
就是在这片领域之上，弗洛伊德创立了要求分析对象进行回忆的精神分析学，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新
的生命，也就是对心理进行重新构建。
　　通过对自由联想的叙述，通过使人重获新生的对旧的律法（家庭禁忌、超我、理想、俄狄浦斯和
纳喀西斯心理障碍，等等）的反抗，每个人独特的自主性以及他与他人的新型关系得以产生出来。
然而，精神分析学反复造访并加以改造的这座别具一格的“弗洛伊德式记忆殿堂”，并没有被汉娜·
阿伦特意识到，她所称颂的是圣·奥古斯丁式的记忆殿堂，因为她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持否定态度
，认为那是关于“普遍性”的科学。
　　重新找到否定的意义　　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我将法国大革命当作现代的起点。
这个时代突出了回溯的否定性一面，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经验，都成了对冲突和矛盾的体验。
存在本身受到了虚无的困扰，这是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大致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和萨特
也以不同方式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黑格尔哲学中。
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共存是以辩证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至于海德格尔，早在《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一书中，他就区分了内在于判断的否定和一种
有别于思维否定的虚无：哲学家是在感觉和焦虑中去寻找他所说的烦的核心形式的，这种烦也许是人
作为存在的“被弃者”、“被抛者”所具有的特征。
此在是一种烦，出离自己则是抛弃的另一种说法。
对这种类似性我们是否作过充分的思考？
　　在《存在与虚无》（1943）中，萨特的论述更多是以区分思维所特有的否定和非思维性质的原始
虚无作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烦之上。
他强调自由，这表明在哲学领域和他的政治无政府主义领域，他归根到底更接近黑格尔而不是海德格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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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重读他们的上述著作，并请你们也重读一遍，是因为这些著作显示了欧洲思想的一个了不
起的时刻。
在那个时刻．“回溯”——也就是认识到自身及其真理的主体所作的追问——让主体真正熟悉了精神
疾病。
因为，无论是概念背后的、需借助概念以消除其令人不安冲动的虚无化力量（黑格尔），还是海德格
尔的烦或分裂感，乃至作为基本暴力，作为对一切身份、信仰和法律的质疑充实了萨特自由概念的“
有害的虚无”。
当我们让所有这些学说来解释人类现实以便理解其逻辑时，它们都会碰到一种令意识感到苦恼的心理
现实，并且受到存在的撞击。
主客体的界限消失了，冲动在一阵阵地发作，语言变成了音调，变成了存在的记忆，变成身体和物质
的音乐性表达。
海德格尔试图通过阅读荷尔德林的作品，找到这种准精神的苦恼，萨特则紧紧抓住一种综合的和半透
明的意识避开了这一问题。
对于这样一种意识状态，《家庭的白痴》中论述的福楼拜以近乎忧郁的风格、《演员和殉道者》中论
述的热内以近乎反常的游戏，提供了比阿尔托一类作家的彻底破坏更多的通向推理思考和人道主义的
可能。
　　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潮流，就属于上述关于虚无和否定性的思考范畴，我希望这一观点
能够让你们感到意外。
这里所说的不是由“自我心理学”主导的美国式精神分析，而是弗洛伊德在生物学与哲学的存在概念
交界处对心理现象所作的根本性思考。
我们在弗洛伊德写于1925年、至今仍然隐晦难懂的《否定性》一文中看到了这一点。
在海德格尔发表《什么是形而上学》之前几年，弗洛伊德首次在思想史上将两类否定的命运联系了起
来：一种是心理冲动所特有的排斥，另一种是内在于判断的否定性。
大体上，他主张象征和（或）思维同属于否定性的范畴，在某些条件下，否定性不过是“排斥”或者
心理冲动特有的断裂现象的一种转化，弗洛伊德在别处将其叫做“死亡冲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排斥性的冲动转变成了具有象征作用的否定性？
所有关于父亲功能（拉康）、或者关于“足够好的母亲”（威尼科特）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都在试图
回答这个问题，梅勒妮·克莱因则由此创立了她著作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指出了这种远远早于自我
统一出现的、排斥性的、分裂性的冲动特征所具有的重要性：它所代表的，就是早于“抑郁”阶段出
现的、被称作“类精神分裂偏执狂”的阶段，从这个阶段产生了象征体系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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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确信，这个看似如此渴望宗教复归的世纪之末，实际上是在渴望着神圣之物，我指的是人类进
行思考——不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而是在质疑的意义上——的那种欲望，它使得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
同时按照对立推理，又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物种。
人类的这一特征曾经被称作“神性感”或“神圣感”，对于作为作家、精神分析学家、符号学家的我
而言，它具体体现在语言的显现之中。
在我看来，依赖于母性文明的符号表达是最为遥远的天际，当思想试图越过身体反思自身、潜入自身
时，它就会走进那个遥远的天际。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抗的未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